
艺艺人人石石柱柱
走近一棵树

兴兴衰衰打打麦麦场场

C072013年7月29日 星期一

见习编辑：张莹 组版：皇甫海丽

今日菏泽

投稿邮箱：qlwbhz@sina.cn

文/贾崇信

“月姥娘/明晃晃/推开大门洗
衣裳/洗的白/浆的白/穿在身上成
了小美人……”这首清新、明快，不
事雕琢，又朗朗上口的唱词，就是
当年街头艺人石柱的作品。

那正是大锅饭体制的年代，
农民生活异常艰苦。石柱家里有
三个男孩子，老婆患了产后风湿
症，常年不离药，农活、家务活基
本不能做，只靠石柱一个人在
生产队里干巴硬挣，家里往往
是吃了上顿没下顿。

两年后的冬天，老婆撇
下老实巴交的石柱和三个
嗷 嗷 待 哺 的 孩 子 ，撒手西
去。此后，石柱埋了老婆，
向生产队里请了假，把家
里 那 把 老式二 胡收拾一
番，根据乡俗俚语、古典
名 著 编 成 唱 词 ，背 上 小
的 ，拉 上 大 的 ，走 村 串
巷，踏上了乡村这块大
舞台，开始了他卖艺兼
乞讨的生活。他们所得
“出场费”十分低廉：一
块剩馍、一碗剩饭，亦
或是一 把 麦 子 、一 捧
玉米粒，运气好时还
能 讨 得 五 分 钱 的 硬
币，或者一角钱的毛
票。每次回家，石柱
把霉烂变质的食物
就 着 开 水 匆 匆 吃
掉，然后把细粮馍
馍放在锅里馏馏，

给孩子们吃，最后，把钱币分门别
类，放在床底下几个罐头瓶子里。

记忆中的石柱瘦高个，瘦长
脸，头发长长的、灰灰的、乱乱的，
脸上永远挂着谦恭卑微的笑。每当
一天三晌饭头，他会准时出现在村
口 ，出 现 在 人 们视线 里 ，拉 着 琴
弦，唱响歌谣，挨家挨户地转。有
时一连讨得两天的饭食，有时遇着
吝啬主儿，唱了半天也得不到一块
剩馍，他也不气恼，脸上依然挂着
笑，换一家接着唱。

石柱不仅会唱民歌，还会唱信
天游、二人转、京剧、越剧、吕剧、黄
梅剧等，更绝的是他能拉出鸟叫、狗
叫、女人哭等，惹得我们这些孩子们
一放学就跟在他的屁股后面，忘记
了吃饭，忘记了上学，并为此没少挨
了大人们的巴掌。

“割罢麦/打完场/蝉猴儿爬树
行/买果子/称洋糖/挎着巴斗看亲
娘(巴斗：一种柳编的工具)/亲娘一
点一点下厨房(旧时妇女是小脚，走
路不利索)/炖上猪肉掺粉条/再烙白
饼一馍筐/叫声客呀别作假(客：鲁西
南地区读作“ke i”) /吃上一顿饱三
晌。”

经这位街头艺人改编后，一幅
乡村丰收的场景和浓浓的亲情图形
象逼真地呈现在人们面前，通俗易
懂、朗朗上口，令人心向往之，难以
忘怀。

“一打铁/二打钢/三打火石四
打枪/五打五味火/六打六如钢/七
打吹风机/八打盒子枪/九打飞机屙
个蛋/炸死鬼子一大片。”战争题材
的作品也让他写得情节曲折、幽默

诙谐、颇有气势。
记得有一天下雨，队里没有安

排农活，大家蹲在牛屋里吸旱烟拉
闲呱。远远看见石柱顶着一块塑料
布，拄着一根树枝，一步三滑地在路
上走。众人马上来了兴致，喊他过
来，对他说，只要他一刻不停地唱到
天黑，当场给他十元钱的报酬。石柱
一听来了精神，搬一块土坯坐在上
面 ，调 理 了 一 下 琴 弦 ，清 了 清 嗓
子，从花和尚倒拔垂杨柳，到宋公
明三打祝家庄，再到卢俊义活捉史
文恭……一路唱来，如数家珍。眼
看天色上了暗影，石柱仍淡定从
容、气定神闲，大有不把整部《水
浒传》唱完绝不罢休的样子。乡亲
们坐不住了，只好你五角，我一元的
兑了十元钱，乖乖地交到石柱手里。

正是凭着这种精神，石柱把三
个孩子拉扯成人，给他们盖了新房，
娶了媳妇。他自己却由于长年劳累
奔波，严重透支了身体，最终走到人
生尽头，死时年仅四十六岁。

近年来我常想，假如石柱活在
现在，或许能被海选到某选秀栏目
组。凭他浑厚的嗓音、扎实的唱功，
定会征服每一个评委和观众，拿个
年度总冠军，从而一夜成名亦有可
能。

时间的车轮吱吱呀呀碾过三十
多个春夏，石柱的形象仍然鲜活存
在于我的记忆里。闭了眼，仿佛又看
到瘦瘦的他揣着满腹才华(我一直这
么认为)，拉响二胡，哼着歌谣，不知
疲倦的行走在大街小巷，为生计、也
为着兴趣，演绎出一段令人辛酸而
又心醉的传奇……

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打
麦场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
繁忙最热闹的了。收割下来的
麦子运到场里垛起小山似的
麦垛，一个个紧紧相连。等麦
子都收割完了，再由各家或商
量或抓阄来确定谁家先用场
打麦子。

等到打场的时候，那才真
是热闹！吃过早饭，几家的精
壮劳力都来为这一家忙活。先
用抓钩或木杈从麦垛上拉到
场里晾晒，等个把小时后，顶
着热辣辣的阳光再把麦子翻
几遍，以充分晾晒更好地脱
粒。直到中午12点左右，这也
是太阳威力正强的时候，才叫
来拖拉机带上石磙(碌碡)，在
摊晒好的麦子上做圆周运动
碾压以脱粒，期间还要再把麦

子翻一遍。这时场里机器轰
鸣、尘土飞扬、人影晃动、杈把
扫帚齐飞舞。等把已脱粒的麦
秸简单地垛起来，把带有麦糠
的麦粒堆到场中待扬时，已是
人困马乏筋疲力尽了，汗水流
得脸上一道道黑似猫脸，坐在
树阴下一歇就不想再站起来，
拿过盛水的塑料葫芦直想喝
个底朝天。

接下来就是扬场。借助
风势，用木锨把麦粒扬到空
中，麦糠飞走，麦粒落下。看
似简单，却是技术活，并不是
每个人都能做好的，“会扬的
一条线，不会扬的一大片。”
会扬场的麦粒会很听话的落
在一条弧线上，慢慢地积成
金灿灿的小丘；不会扬场洒
的一大片，有时还会洒的自
己一身麦糠一身麦粒的。农
活干的怎么样，扬场是个重

要的衡量指标。
没 风 扬 场 只是小事一

桩，而天气变化才真让人牵
肠挂肚的。麦收期间每一缕
云彩每一阵风都能引起人们
的惊悸。如果天气有所变化，
别管什么时候，别管风有多
大，雨有多猛，人们如临大敌
般冲出去，去场里收拢麦子，
与风争，与雨夺，衣服脏了，
脸花了也都顾不得了。否则，
一年的辛苦和一年的口粮都
会付之东流。

麦子都脱粒后，剩下的
麦秸也是要垛成垛的。垛麦
垛 的 技 术 含 量 更 高 。垛 不
好，中途麦秸垛就会歪滑，
辛苦一场前功尽弃，还得重
来。即使勉强成垛，一到刮
大风，下大雨，麦秸会刮走，
雨水会渗入麦秸垛，沤烂麦
秸。垛的好了，一杈麦秸叠

着一杈麦秸，一层麦秸咬着
一层麦秸，互相咬合，垛成
的麦垛下面整齐的长方形，
上面慢慢收拢成顶，洒上些
麦 糠 防 水 ，留 着 做 牲 口 的

“口粮”。谁家收的麦子多，
不用问，一看麦秸垛的大小
就能明白。

进入新世纪后，麦收基
本上都是用收割机，以前一
个月左右才能完成的麦收，
现在轰隆隆几天就OK了。以
前辉煌的 打 麦 场 现 在 落 寞
了，继而转型为绿油油的蔬
菜和那一排排的新房子，谁
曾想到这就是曾经风风光光
热 热 闹 闹 忙 忙 碌 碌 的 打 麦
场？打麦场的那些事，已逐渐
走进温暖的记忆。不过小小
打麦场的翻天覆地的变化，
倒也折射了农业的发展与社
会的进步。

文/邢新锋

文/殷修亮

走进景山公园，是为了
走近一棵树——— 一棵歪脖子
的老槐树。

这是一棵不同寻常的
树，从明朝末代皇帝朱由检
将三尺白绫搭上它的树
杈的时候，这棵树就已经

成为一种寓言和象征。
和一路之隔的皇宫相比，

这个公园是冷清的，它的冷清
也是一种必然。这里没有多
少风景可看，只有一个土山、
几个亭子，很少有游客过来，
但我是一定要去的，因为有一
种东西藏在时间的深处，不易
让人看到。

其实，吊死大明皇帝朱由检
的那棵歪脖子老槐树早已不存
在了，关于它的消失有两种说
法：一种是自然死亡，另一种说
法是文革时期“破四旧”，被红卫
兵毁坏。现在的这棵是后来栽上
的，虽然地方还是那个地方，树
还是那种树，可那棵吊过朱由检
龙体的老槐树也像曾经的大明
朝一样毁于一场劫难之中。但我
依然要到这里来，我要叩访一颗
悲绝的灵魂，寻找一份感慨，寄
托一份情思。

事实上，当十六岁的朱由检
登基执政时，大明王朝已是内忧
外患，风雨飘摇。因此尽管他“在
位十七年，勤于政事，鸡鸣就起
床，很晚才睡觉”；尽管他事无巨
细，事必亲躬，“宵衣旰食，朝乾夕
惕”，“二十多岁头发已白，眼长鱼
尾纹”，依然回天乏力。下旨赐死
皇后，利剑亲刺爱女，几乎崩溃的
他带上王承恩准备从德胜门逃出
北京城时，德胜门已被起义军严
密把守。此时的朱由检知道大势
已去，于是匆匆写下遗书，来到景
山的一棵歪脖槐树下，脱去鞋袜，
散开头发遮住颜面，将三尺白绫
搭在树上。

长达二百七十六年之久的大
明王朝，终于被李自成领导的农
民起义军推翻，朱由检也背负了

“亡国之君”的罪名。然而，对于朱
由检，我更多的是痛惜和遗憾。他
不像兄长朱由校一心钻研木工手
艺，更不像祖辈朱翊钧那样，三十
年不曾上朝，命运却鬼使神差地
安排朱由检做了朱翊钧和朱由校
两人的替罪羊。有人写诗赞叹：

“思国思民十七年，少年白发已鬓
肩。十指泪抚救世曲，双手难撑日
月间。”

夕阳如血时，我走出了景山
公园。曾经，多少人醉心于皇权
的强大，羡慕帝王家的鸿福，又
有多少人知道作为一国之君，朱
由检一生是何其的悲哀、痛苦和
绝望！那棵穿越时光的歪脖子老
槐树，不禁让人产生极大的同情
心，同情朱由检的身世，同情他
的结局，更同情一个国家和民族
的没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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